
在淇水诗苑领略杨柳迎人，曲径通幽，

自有一番雅趣。

淇水诗苑的面积不大，南北狭长，这样

的结构很容易让人产生拥塞感。 好在设计

者借助淇河的宽阔，把逼仄变成了曲折，把

壅塞变成了风景。 放眼望去，远山含黛，水

陬临崖，正堪极目骋怀。 人车分流的两条行

道， 随流水自然蜿蜒， 景色就在蜿蜒中变

换。 先是亲情浓郁的水边塑像，一路诗文琳

琅，石刻满目，在中间的诗词广场形成第一

个诗与书的交响高潮。 继续前行， 流水声

喧，灵石兀立，翠竹摇曳，一幅天籁之音伴

自然之色的自然画卷。 接下来，缓缓沙滩，

虽由人造，自有乐处。 至会展中心广场，建

筑与环境、喷泉与广场、声与光共同形成最

后一个高潮， 为淇水诗苑画上一个完美的

休止符。 若是春和景明，夏木阴阴，淇水诗

苑把最温柔的一面呈现给世人， 大家仿佛

置身花草间，留恋诗词前，亦行亦坐，自得

其所。

淇河的集中发力

一位资深的文化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质

疑：我们总是说“淇河是一条诗河、史河、文

化河”，难道文化河不包含诗河、史河？ 从逻

辑的角度看，这种质疑有道理。 如果具体到

鹤壁人对淇河的情愫， 具体到淇河在历史

上的文化占位， 特别是在远古诗歌中的影

响，仅仅把淇河称作“文化河”，总觉得分量

不够。 鹤壁人太爱淇河了， 把她称作母亲

河，把自己称作淇河儿女，把城市文化称作

淇河文化。 现在看来，还应该再加一项“生

态河”，其目的指向鹤壁人都能够理解。

淇河一流入鹤壁， 我们便给她一个热

烈的拥抱， 盘石头水库摆出很大阵势欢迎

淇河，让她能够尽情流连徜徉。 之后，一泓

碧水欢快东流，在大河涧的七里沟，就着两

岸的山势，淇河舞动腰身，尽展幽姿，在大

山深处无拘无束地“秀”了一把。 呈现一幅

中原版的“江若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白龙

庙的湍水飞瀑，天然太极图的蜿蜒曲折，金

沙滩的坡平沙净， 淇河就这么一路款款而

来，袅袅而去。 只可惜浚县一别，芳踪难觅。

鹤壁人对淇河的眷恋由来已久。 蜗居

山城时，放眼四周，满目峰嶂，难觅河的灵

动、湖的安详（城中汤河常年断流，有近于

无）。 市委决定南迁时，便选址于淇水之滨。

端居于河之阳、牧之野，凭河临风，激浊扬

清，接纳四方风气，汇聚南北物流，鹤壁人

摆脱了大山的阻隔， 思维也变得通达畅快

起来。

再看身边的这条河流， 一如既往的奔

流不息，一如既往的表里澄澈，鹤壁人的情

更殷，意更切。 小心翼翼地把河水引入棉丰

渠、二支渠，让渠中荷花映日开放，让门前

碧水流入梦境。

横向比较，大凡拥有河流江湖的城市，

无不倚河流做足了文章，或架桥铺路，或筑

堤护栏， 各类滨河公园、 滨江花圃应接不

暇。 若论清澈，淇河水波清扬，自可傲视南

北；若论历史文化，淇河更能站在中华文明

的源头比风论雅。 强化生态文明，今天的淇

河儿女也应该为自己的母亲河做点儿什

么。 淇水诗苑就是淇河一路来到淇滨区之

后的集中发力， 是淇河文化集千百年之大

成的集中展示， 也是我们这个城市新时期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历史的文化足印

淇水诗苑的北部有一组“抱布贸丝”的

雕像，题材来自《诗经》中的国风。 先秦时

期，“布”是一种流通的钱币，与今人理解的

易货贸易是有区别的。 然而“拿布换丝”的

行为无论是生活中还是情理上都能说通，

便于大众接受。 雕塑者大约也是出于此种

考虑，才有今天“腋下夹布”的造型出现，这

很好。 如果非要强调“布”就是一种钱币，多

少就有点儿掉书袋的感觉了， 落入前面提

到的“诗河、史河、文化河”的套路上。 文化

的普及与科学的考证是有区别的，《诗经》

是文学作品，拘泥于一时一地，反而限制了

作品的内涵。

还是在淇水诗苑的北部， 完整地镌刻

着一位诗人流传下来的三首诗。 这三首诗

肯定不是她的毕生创作， 却是我们至今能

够看到的极限。 诗人是一位女子， 这也难

怪，淇河本身就是阴柔温婉的秀水，如果陡

然间站出一位虬髯大汉，还真不协调。 许穆

夫人，史称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这一称号很

了不起。 中国文学博大精深，文学大师灿若

星辰， 能称得上第一的实在是一份难得的

荣耀。 这三首诗被收录到《诗经》里同样了

不起。 须知，诗集是由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

子增删编纂的， 孔老夫子对诗歌的研究有

着极高的造诣，能入他老人家的法眼，其意

义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当下，文章被收

录至中学语文课本，肯定是一件荣耀的事。

鹤壁的艺人曾经创作出一尊雕塑作

品，作品中的许穆夫人一身素洁，被夸大了

的颀长身材，令人仰视而顿生敬慕，手中正

在放飞一只仙鹤。 作者解释说，这只仙鹤可

以理解为夫人的一腔爱国情思， 也可以理

解为夫人的滔滔诗情。

许穆夫人本是卫宣姜的女儿， 属于养

尊处优的公主。 嫁给许国许穆公为妻，这才

有“许穆夫人”的雅谓。 卫、许两国均为小

国，不入战国七雄之列，在那个靠拳头说话

的年代， 许穆夫人的政治婚姻是可以理解

的。 公元前 660 年， 卫国被北方的狄人所

灭。 消息传到许国，对许穆夫人的打击是可

想而知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位远古的

淇河女儿， 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结舌的

壮举：回国救卫！ 究竟是她一人只身回国，

还是几个贴身侍女随行， 甚至有少数士兵

跟随？ 史书没有记载，这也不重要，重要的

是许穆夫人这样做了，做得义无反顾，做得

果断决绝！ 荆棘丛生，战火遍地，这位诗情

纵横、 蕙心兰质的文弱女子终于到达了今

天的滑县（史称漕邑）。 她如何扶起将倾之

大厦？她将以怎样的手段拯救祖国？也许当

时的许穆夫人根本没来得及考虑这些，但

这对于我们理解一位爱国女诗人已经足够

了，如果真要让她上马杀敌，虽然能增添几

许英雄色彩，却显得过于理想化。

许穆夫人回国救卫的结果是被闻讯追

来的许国大夫劝阻而返，这让人有点遗憾，

不过故事并没有结束。 女主人公被拦截时

因郁闷而随手写下的《载驰》诗篇，使事情

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诗传到齐国，齐桓公

大受感动，立即派兵助卫伐狄，并附带赠送

了一辆用鱼皮装饰的华贵夫人车， 纤笔一

支抵得上十万精兵， 可见当时诗人的影响

力。 可惜先秦的文字记载软绵无力，只说夫

人“悯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无法

凸显其慷慨赴难的英雄豪情。

卫国最终没有被消灭， 据鹤壁一些文

化人考证，卫国在历史上延续的时间最长，

直到秦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名分犹存。 卫国

的历史上也曾经诞生过如卫武公这样修德

治民的贤君明主。 史书记载，卫武公仪表堂

堂，又深得民爱，至少活到 95 岁，人们便以

“淇园绿竹”喻之。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文学

之喻，千百年来，淇园绿竹也就成了君子风

范的象征， 有关这方面的歌咏题写汗牛充

栋。“淇奥竹，寿阳梅”（《声律指南》），“卫多

君子，淇有绿竹”（新区出土的唐碑），“风筛

淇奥竹，霜熟洞庭柑”（绿猗堂对联），不一

而足。 由个别的文化现象演化为文化传统，

由自然物象提升为民族精神， 这就是淇园

绿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诗人已矣，淇竹犹在。 战国以降，秦亡

汉兴。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于泰山封禅归来

后，亲临黄河决口处治理水灾。 因为当时柴

薪不足，不得不下淇园绿竹以为楗，有了君

子之喻的淇竹此时嵌入泥土， 人们当然认

为这是一种焚琴煮鹤的愚蠢行为。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

淇河两岸的繁华也达到了极盛。“淇水流碧

玉， 舟车日奔冲。 青楼夹两岸， 万室喧歌

钟。 ”李白的诗虽然有点夸张，但夸张的让

卫地人心里熨帖。 与李白齐名、又是他好友

的杜甫则没有他那么幸运。 这位“诗圣”来

到淇河岸边时， 昔日的温柔富贵乡已经被

范阳胡儿折腾得面目全非。 此情此景，诗人

只好寄希望于“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

长不用。 ”

淇河不是军事要地，不是政治中心，这

一湾秀水、 两岸绿竹却就成了一片蓊蔚氤

氲的文化宝地。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发

迹前，曾在此建“淇上别业”隐居。 诗人观淇

水自流，看绿竹猗猗，与钓翁对话，送友人

至黄河岸边的黎阳渡口， 历练了生活更历

练了人生，最终成为了边塞诗歌的翘楚。

由此看来， 淇河在唐代至少营养和影

响了如李白、 杜甫、 高适、 岑参、 王维等

泰斗级文化大师， 如果再把与淇河有关的

历代文化名人一一列出， 那几乎要囊括中

国古代文学史了。

城市的文化板块

回到现代， 我们不妨按照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对淇水诗苑作些现代解读：

民生工程。 尽管在淇滨区建设中留足

了公共绿地， 但我们这座生态宜居的城市

始终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式公园。

有关城市功能的问题，市民有需求，市长也

早就想到了。 市委市政府从民生的角度出

发， 要让鹤壁的老百姓享受到现代城市的

休闲文明、观光文化，进一步亲近淇河、感

受自然。 在这种诉求与回应之间，淇水诗苑

承载起决策者的美好期许、人文关爱，也承

载起广大市民的闲庭信步、四季放怀。

城市构件。“9+1”工程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城市版块，它在淇河之滨，是新城区建设

的组成部分，这里高楼耸峙，蜿蜒排列，气

象不凡。不过，“9+1”工程自成一体，遥居南

端，与淇滨区北部若即若离，都给人以两个

城市版块的感觉。 而淇水诗苑就像一个巨

大而美丽的城市构件， 联接起南北两个不

同时期的建设成果。 这种联接温柔高雅、超

凡脱俗， 空间上不露痕迹， 时间上一脉相

承，风格上不相羼杂，如高天流云的自然，

似雨后彩虹的美妙。

如今，无论开车、骑车、漫步，告别“淇

河一家亲”南下，读着“瞻彼淇奥，绿竹猗

猗”，迎着扶风弱柳，转瞬之间便看到艺术

中心、莲鹤大厦……继续走下去，一路都是

风景。

文化自信。 淇水诗苑由北向南渐次展

开的远古竹简，垂钓于淇的蓑笠仙翁，劲节

向上的依依绿竹， 更有触目皆是的凳上石

书、临风石旗，无不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

文化气息。 这里浓缩了鹤壁的历史文化，代

表着当今的文化生态， 记录着我们这个时

代文化强市的发展足迹。 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文艺作品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生活的重

要内容， 保存整理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样是

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需要创造也需

要传承，需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也需要铺

锦列绣物质张扬。 坐拥深厚的淇河文化，足

以令我们欣慰。 欣慰之余， 择其要者勒之

贞珉， 树之于园， 于休闲娱乐之中触摸传

统文明， 在山水花草间感受历史精华， 是

设计者的初衷， 也是今天淇水诗苑承载的

文化使命。

实地寻访文化遗存

精心打造文化名片

倾力助推文化产业

全面展示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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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淇水诗苑落成两周年，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展目标，以此

目光重新审视我们身边这座文化长廊，自有一番别样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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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水诗苑入口之一———淇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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